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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㙼员是一辆车子的“两个䖞子”的ᙍ

想，并且加强了全校㙼工的工作，充分调动

全校行政人员的积极性。“大䏳进”中的

“五马྄㞮”——行政战线就有一份贡献。 

六

㡌⪦ᴮ是第一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

第г届全国政协委员，ᴮ参与共和国第一

部ᇚ法的讨论ࡦ定。ྩ还多次作为国家高

㓗代表团成员，出席国际会议。նྩ一向

平和低调，不事张扬，不മ਽利，讲求实

干，唈唈奉献。ྩ克ᐡ奉公，清ᓹ自ᆸ，

家教严明，风清≄正。ྩ平等待人，同志情

深，尤为关爱年䖫人，受到大家的ᮜ重。  

2019年7月31日，ྩ走完了102年人生

历程，҈鹤西৫。回顾ྩ那ᘐ䈊、正直、

奉献的灿⛲一生，๚〠ӱ者福ሯʽ我们和

ྩ的交ᖰ，㲭然只是ྩ╛长人生中的片

段，ত永远结下了䈊᥊的友䈺，受到深৊

的教䈢，我们感䉒ྩʽ我们ᘰᘥྩʽ在我

们心中，ྩ始终是一位良师⳺友，永远留

在我们的记ᗶ䟼ʽ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2月

我的父亲——杰出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孙承谔
○孙捷先（���� ᅶᱦᷜ）

我⡦Ӣᆉ承䉄䈎生于1911年䗋ӕ革命

发生那年，䙍世于1991年改革开放时期。

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为动㦑的年

代。前ॺ生，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，䎤㖾

留学，尽展᡽华，在化学研究上ڊ出杰出

贡献，在世界物理化学界፝䵢ཤ䀂。回国

后也为实现科学和教育救国的理想，㢠㤖

ཻ斗，ㄝ尽全力。后ॺ生，他为北京大学

的发展和建设䷐䓜尽ⰱ，㲭经多次政治运

动的⼘难，ӽᆌᆌ不ٖ地ᣅ身教学、科研

和北大化学系的㇑理，䗋औ㙅㙈，为人师

表，ṳ李满天下。他以身作ࡉ，䉖㲊谨᝾，

关爱教㙼员工和学生，深受大家ᮜ爱。

我家⾆居山东济宁。清ᵍ时，济宁ᆉ

∿家᯿三代人中出了多个举人、进士、ῌ

⵬、状元，出任ሱ⮶大ਿᡆᵍᔧ要㙼，ᇈ

居一品。与ᴢ䱌ᆄ家常为ါӢ，家᯿文化

水ң交融。民国时，家风依ᰗ，重教؞

德。我⾆⡦ᆉᴮ㦛（1877—1957）,ᆇ⸙

ᆈ，ᰙ年留学日本学法律，参加过同ⴏ

会，ᴮ在山东ⴱ府任㙼。我ྦྦᆄԔܑ

（1875—1961）是ᆄ夫子г十六代后㼄。

1923年ᆉ承䉄12኱时，便步哥哥ᆉ承䉏后

ቈ，考上清华学校。

1929年，18኱的ᆉ承䉄从清华毕业

后，公䍩到㖾国ေ斯康ᱏ大学化学系留

学，两年后᤯到学士学位。1933年他22኱，

获得ଢ学博士学位。次年㻛㚈为普林斯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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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研究助理，从事化学动力学研究。

 当时普林斯亯大学䟼充满了⎃䛱的

学术≋围，㚊集了爱ഐ斯ඖ等一批享䂹世

界的科学家。ᆉ承䉄ᯱ听这Ӌ大师们的

课，对他热力学、量子力学、统计力学、

䉡学和数学࣏ᓅ的增强有很大帮助。他ݹ

常৫查䰵资ᯉ的数学物理മ书侶就在新建

的数学系侶（Fine Hall），那䟼是学者们

爱৫்૆஑和自由交谈的地方。ᆉ承䉄ᴮ

䈤：“下午㥦的䰢㙺，ᕅ出了䇨多共同兴

䏓的䐘学科组合，䈎生了፝新的交৹学科

成果。”他和爱ഐ斯ඖ也有ࠐ次交谈，爱

ഐ斯ඖ对他的研究很感兴䏓。ᆉ承䉄也向

他请教了量子力学在化学方面的应用䰞

题，受⳺ग़⍵。听爱ഐ斯ඖ拉小提⩤也是

他日后⍕⍕Ҁ道的㖾好回ᗶ。他所在的福

䟼克化学实验室(Frick Chem. Lab)，在⌠

勒（Hugh Scott Taylor）教授领导下，有

着6਽物理化学家。化学动力学是专门探

索化学৽应速率和历程的科学。化学৽应

的速率ॳᐞ万别，快的ӯ万分之一。就能

完成，ធ的十ࠐ万年还在进行中。之前ᐢ

有很多实验结果，ն从理论上、微观上৫

解䟺、分᷀ᡆ亴测这Ӌ现䊑，还是一个难

题。只有一Ӌॺ经验的、不ཏ完ழ的理论。 

当时助理教授㢮林(Henry Eyring)提出

了著਽的过⑑ᘱ理论（也〠活化㔌合物理

论ᡆ㔍对৽应速度理论）。ᆉ承䉄通过大

量计㇇分᷀，第一次应用这个理论得出了

3个≒原子体系3ˤüėˤˎ+ˤ৽应的࣯

能面മ。这一成果，1935年在㢮林、吉兴

诺维奇和ᆉ承䉄共同发表的论文《均相原

子৽应的㔍对速率》（The Absolute Rate 
of Homogeneous Atomic Reactions J. Chem. 

Phys. 1935,3,786-796）中得以表䘠，至今

ӽ为各国化学动力学教ᶀ及专著所ᕅ用，

是近代化学动力学重要成果之一。1976

年㖾国化学学会成立100周年时，这一成

果㻛列入化学领域Ⲯ年重大成就。㻛䇴

ԧ为：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㇇，

㻛现代的精确实验完全证实（History of 
H3 Kinetics，D. G. Truhlar and R. E. Wyatt, 

Ann. Rev, Phys. Chem. 1976,27,1-43）。在

此期《年度物理化学䇴论》纪ᘥ专࠺发表

的22ㇷ䇴论文ㄐ中，此ㇷ位居ῌ首，突显

其所䇴䘠成果在物理化学Ⲯ年发展中的重

要性。

1982年斯ඖ福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博

达特（Michel Boudart）䇯䰞北大时䈤，

他1946年到普林斯亯大学䈫博士，听⌠勒

教授讲到㢮林和ᆉ承䉄的研究，ն谈到后

面的延续工作时突然停→。他便䰞：“以

后ᘾѸ样了઒˛”⌠勒教授䚇៮地回ㆄ：

“⟏ᚹ计㇇器的ᆉ博士回中国了。他在中国

继续研究，不然，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成果。”

ᆉ承䉄在普林斯亯大学的良好学术环

境䟼，充分发挥了他的㚚明᡽智，取得了

出㢢的成绩，ն他心䟼ᘥᘥ不忘的还是⾆

国。当时日ᇷᐢ䵨ঐ东三ⴱ，正മ进ঐ华

北。满㞄爱国热情的他再也不能安心在

㻛〠为“䊑⢉之ຄ”的普林斯亯ڊ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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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，他满ᘰ科学救国的䳴心༞志回到

了⾆国，应㚈在北京大学任教，时年24

኱，成为当时北大最年䖫的教授，他当时

的学生，后来的中国ⸯ业大学教授顾德哏

ᴮ回ᗶ䈤：“ᆉ教授年喴与班中大多数学

生相近，ն他平易近人，э∛⋑有教授ᷦ

子，平等对待。他讲课条理清ᾊ，准确䇔

ⵏ。ĂĂ他指导的论文选题精当，对学生

ᗚᗚழ䈡，Ӣ身帮助，能出好成果。ĂĂ

ᆉ教授ާ备的满㞄热情、ᆌᆌ不ٖ的从事

教育精神，๚〠ᾧ模。” 

那年༿天，在清华物理系任教的萨本

ḻ学长ᢺ他的࿫࿩哴␁清ӻ㓽㔉ᆉ承䉄，

他们ؙ人都ௌ⅒ᢃ㖁球，又有共同理想，

一见䫏情，很快ඐ入爱⋣。1937年 “卢

沟桥事ਈ”后，北平䲧落。他们᫔䘰到ᰶ

明，在那䟼结了ႊ。一年后有了我。

北大、清华、ই开三校在ᰶ明组建了

国立西ই联合大学，肩负起为抗战的⾆国

培ޫ人᡽的重任。ᆉ承䉄在西ই联大教 

“普通化学”“物理化学”等课程，还到

云ই大学任教，并在ᰶ明中法大学兼课。

尽㇑条Ԧ简䱻，他ӽ坚持ڊ了一系列针对

有机化学৽应用活化能计㇇讨论历程及物

质结构和物性间关系的研究。1935到1940

年间，他先后在《中国化学会会志》发表

了17ㇷ论文。ᴮ在联大听过他课的杨ᥟ宁

在他1984年৫㖾国时，对他䈤：“ᆉ先生

讲课，每次将三ඇ黑ᶯ߉满时，正好下

课，我对此印䊑䶎常深࡫。”

ᰶ明是抗战后期中国的大后方，也是

与外界联系获取国际ᨤ助的重要通道。㖾

国的陈纳德伎㱾队和䱶军支ᨤ人员都ᴮ驻

᡾ᡆ路过这䟼。为了中㖾两国军队间的沟

通，⡦Ӣ还ᴮ兼㙼在ᰶ明䈁员训练班教㤡

文，在ᰶ明㖾军供应ᴽ务处教中文。 

抗战㜌利后，原分属北大、清华、ই

开的教授们纷纷回ᖂ原校。⡦Ӣ也于1946

年5月回北平，继续在北大执教，并任化

学系代理系主任。他还兼任《中国化学会

会志》编委和经理编䗁，为该ᵲ志不间断

的出⡸和发行Ԉ出不少心㹰。

1947年他৫㖾国明尼㣿达大学研究ݹ

䉡理论，他本可大展ᆿമ，նቊ未完成亴

期工作，⾆国又在召୔他了。㲭然远䳄重

洋，⡦Ӣ深切关心着内战中的⾆国和Ӣ

人。㪻ӻ⸣发动内战，冯⦹祥将军䱫→无

效，1946年便与㪻决㻲，以水利专使ཤ㺄

出䇯㖾国。次年，冯⦹祥为推动华ט的৽

内战活动到处进行ᇓ传啃动。一次他发表

演讲时，⡦Ӣ自੺ཻ勇地㔉他当㘫䈁，ᢺ

他ឧម◰ᰲ的演讲㘫䈁得恰到好处。

北平解放前20天，⡦Ӣ回来了。他҈

一ᷦࠐѾ⋑有其他҈ᇒ的伎机从䶂ዋ伎

回。ク着╷⍂的西ᴽ，精神❅发，十分兴

ཻ。回国前，他到⣩他大学ᤌ䇯了当时ᐢ

成为世界䰫਽物理化学家并担任该校研

究院院长的㢮林。㢮林䘱了他好ࠐ本论文

集，并在ሱ面上Ӣㅄ߉下：“䘱㔉我的好

友ᆉ承䉄。”㖾国ᴻ友都期望他在科研上

取得更大成就，并挽留他留在㖾国。途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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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时，又遇到正要䗱ᖰ台⒮的䫡ᙍ亮教

授等好友，他们࣍ࡉ他৫台⒮。⡦Ӣত坚

持要回北平，这是ഐ为他对共产党领导的

革命会带来ݹ明前途满ᘰ信心。

后来（1956年）他在对台⒮广播中谈

到这段经历：“在1949年1月9日，解放大

军正ᢺ北平围住。有Ӌᰗ友҈伎机ই৫，

而我ࡊ从国外回来，就在上海不期而遇

了。我们㲭然䱄别了两年，有的是话可以

谈，ն是，在十ᆇ路口上，最关心的事还

是օ৫օ从。当时ᰗ友们࣍我留在上海，

等接家ⵧ来后，一起৫台⒮大学教书。而

我决定回北平和大多数Ӣ友们同⭈共㤖。

分别的时ى，我们ㅁ着䈤：‘等十年以

后，ૡ们再看䈱ڊ的对’。”他还䈤：

“我们都是ᰗ社会的过来人。尤其是像

我，我们自视清高的教授与科学家，㲭然

自以为是无党⍮，好像不参加任օ政治活

动。实际上䈱不受৽动政治的঻䘛˛䈱不

受ᑍ国主ѹⅪמ˛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热爱

⾆国的。那时ى，䈱不想中国⤜立富强˛

䈱不希望中国能ཏ工业化˛可是事实上，

在ᰗ中国，ࠐ十年过৫了，我们只看见ᇈ

资本家们䎺来䎺富了，⾆国䎺来䎺ェ܊

了。⾆国的建设⋑有一点影子，更谈不上

工业化了。ࠑ是热爱⾆国的人，䈱不为此

而Ⰻ心઒˛”接着他对∄北大化学系在新

ᰗ中国的ਈ化，䈤：“自1913年建系起，

到解放前ཅ→，35年以来⋑有ӰѸ显著的

成绩可䀰，更谈不上ӰѸ进展。ᰗ化学系

的面积不过两ॳ多平方公ቪ，每年毕业的

学生也只有二十ࠐ人。教员更是ሕሕ可

数。都在过着ᜱⴹ㤖㝨、不得温饱的日

子。ଚ䟼有心好好教书，ڊӋ研究઒˛解

放以后，北大化学系᡽获得了新生。现在

我们使用的ᡯቻᐢ经有六ॳ多平方公ቪ，

今年又要开始建筑两万多平方公ቪ的大

楼。每年毕业学生䙀年增加。今年170，

明年200，后年250，将来要到三四Ⲯ。教

员ᐢ有80多位。单是一年的毕业论文数

量，目前就∄解放前гޛ年还要多。”他

着实为自ᐡ代理北大理学院院长、长期担

任化学系主任所取得的成绩而傴ۢ。

⡦Ӣ回到北平后接受了从㺱㘠䶂教授

处䖜来的研究生刘㤕ᒴ，这个后来成为中

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师㤳大学教授、著਽

量子化学家的学生在“口䘠史”中详尽ਉ

䘠了ᆉ承䉄ᘾ样让他从校正别人论文中的

计㇇䭉䈟，而学会᫠߉和发表了第一ㇷ学

术论文；ᘾ样指导他从文献入手，经过㢠

㤖㑱ᵲ的计㇇、分᷀，完成了⺅士学位论

文；ᘾ样在他毕业后为他联系在㖾国继续

深䙐的机会，ഐᵍ勌战争⠶发不能৫后，

留他在北大工作，开੟了他一生的教学科

研生⏟。ᆇ䟼行间流䵢出他对导师的ሺ

ᮜ、热爱和感ᚙ。

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，10月

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我们全家张开

双㟲䗾接新中国的䈎生。次年⡦⇽Ӣ加

入了土改工作团ই下到⒆ই৫土改，⡦Ӣ

还担任了副团长。回来后⡦Ӣ就代理了理

学院院长，担任化学系主任，他还ᴮ任民

ⴏ北大区分部的第一任主委。他满㞄热情

地工作，又要学习㣿联，又要ᙍ想改䙐，

䗾接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。学俄文⋑多

ѵ，他就能䰵䈫俄文文献。他还䈫了䇨多

马列主ѹ的书和∋泽东著作，后来⭊至和

ᡤ干ൌ一起߉了一ㇷ题为《䗙证ୟ物主ѹ

䇔䇶论与化学》的文ㄐ在《ଢ学研究》

（1955.4）上发表。他每天ᗵ享৫办公室

඀班，开会，还要备课，编讲ѹ，授课，

ᥔ出一点时间就ᩎ点科研。他还㻛邀请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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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。

1953年11月，他成为16人组成的化学

所筹委会成员之一。在讨论化学所研究方

向时，有人提出：“ᗵ享尽可能地ᇶ切结

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”，“对那Ӌ与当

前国家经济建设关系不大而我们又㕪ѿ

实际ส⹰的一Ӌ理论性研究（如量子力学

等），这是属于‘䭖上␫㣡’性质的，目

前均可不ᗵ展开。”而⡦Ӣࡉ䇔为：“作

为化学界的中心，不应ཚ只看到目前，今

天要与明天相结合，如顾此ཡ彼，ণ不能

成为中心，᭵题目不应ཚ⤝䳈。”⡦Ӣ深

⸕量子力学、统计力学等新兴学科对化学

动力学理论和实䐥的发展有着深࡫和长远

᜿ѹ。1956年他还参加了由周ᚙ来总理主

持的《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》的

。定工作ࡦ

在他担任北大化学系主任期间，为了

好系䟼的行政工作，他放ᔳ了䇨多自ᐡڊ

想ڊ的科研，而为别人开展教学、科研ᩝ

桥䬪路，解决⸋⴮，创䙐条Ԧ。他关心系

䟼的教㙼员工，为他们解决困难。1951

年，ᗀݹᇚ、高小䵎夫ྷ从㖾国回来，一

时⋑有住处，他就请他们Ჲ住我们家。高

小䵎ᴮ在回ᗶ文ㄐ中߉道：“那时北大理

学院在⋉┙，教师ᇯ㠽∄䖳㍗张，我们㻛

分配Ჲ住㓒楼的一间大教室䟼。ĂĂ住在

中㘱胡同32号院内4号的ᆉ承䉄先生也㞮

出了他家一大间ቻ子，终于让我们住了进

৫。至今我们还深深感䉒ᆉ先生和他夫人

哴␁清先生，ᘰᘥ他们ԹؚҀ于助人的高

风亮节。”ᗀݹᇚ、高小䵎这一对后来中

科院的院士夫ྷ为分᷀化学和中国的〰土

技术世界领先ڊ出了ঃ㔍的贡献。ᗀݹᇚ

还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

院系调ᮤ后，北大ᩜ到原⠅京大学的

⠅ഝ，我们在⠅东ഝ᡽住了一年，为解决

新来的教授住ᡯ，他带ཤ让出了我家小

楼，ᩜ到面积很小且⋑৘ᡯ的中关ഝ一公

ሃ，并在这46平米的公ሃ䟼一直住到1991

年他⿫开人世。其间ࠐ次有升㓗ᦒᡯ机

会，他都让㔉了别人。为提高ḀӋ教师的

待遇和改ழ工作环境，为请来ڵ咠等⸕਽

教授和安㖞ḀӋ教师他四处྄走，呼਱。

他为实验室的建设出䈻划策，想方设法。

他ᢺ㣿联的教育体ࡦ和北大的传统相结

合，组织ࡦ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和大㓢。他

任ࣣ任ᙘ、平易近人、䉖㲊谨᝾、克ᐡ奉

公、㢠㤖ᵤ㍐、热爱教育工作和关心䶂年

的优秀品质，对化学系的发展和优良学风

的形成有很好影响。ॺ个多世纪以来，他

䗋औ㙅㙈，培ޫ出众多的科学家和高㓗人

᡽，为⾆国㑱荣᰼盛和科学、教育事业发

展ڊ出了ঃ䎺贡献。

⡦Ӣ一生主要从事物理化学，尤其是

化学动力学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。在国

内外主要学术期࠺上先后发表论文50余

ㇷ，其内容涉及ڦ极⸙测定、活化能计

㇇、过⑑ᘱ理论、电负性、ⓦ剂效应和ۜ

化动力学等方面。在20世纪50年代，他指

导䶂年教师和学生对਄㜪与ঔ代✧间的㔵

㡂特䠁৽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。证实了对

该৽应，ⓦ剂的物理性质远不如化学结构

影响大。而化学结构中又以࣏能团影响最

为显著，证明了有机物ส团的䈡导效应与

化学活性间有关系。这Ӌ工作加深了各种

ഐ㍐对㔵㡂特䠁৽应影响规律性的䇔䇶，

对䱀明其机理有很大᜿ѹ，ഐ而ᕅ起了当

时化学界的高度重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为适应我国⸣⋩

化学工业发展的需要，他又开始进行ۜ化

৽应动力学的研究，如՟䞷在䬌䬜≗化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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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ۜ化㝡≒和在银ۜ化剂上乙✟≗化৽

应的动力学。前项工作研究了䞷分子结构

对㝡≒速率的影响，实验证明，䬮的长⸝

对՟䞷在䬌䬜≗化物的阿䠁斯（Adkins）

ۜ化剂上的㝡≒৽应活化能无影响，ն৽

应速率常数˧随䞷的⻣原子数增加而增

大，ণ主要是仁率ഐ子的ਈ化，证明了这

种ۜ化৽应属于二位机理。在后来所ڊ的

银ۜ化剂上乙✟≗化৽应动力学的研究

中，大量实验表明乙✟≗化所得环≗乙

✧的生成属于ᵇ䉜尔-䟼䘚尔（Langmuir-

R i d e a l）历程，而二≗化⻣的生成主

要属于ᵇ䉜尔-⅓䉒尔Խ德（Langmuir-

Hinshelwood）历程。ഐ此乙✟ۜ化≗化

৽应可用两个平行৽应表示，而不是ḀӋ

文献上提出的䘎Ѣ平行৽应。这Ӌ规律无论

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有一定指导᜿ѹ。

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担任了

近20年化学系主任的ᆉ承䉄㻛当成“走资

⍮”ᢃق，ն⋑㻛ᢴ家，也⋑㻛抓৫⑨㺇

和大会批斗。批他的大ᆇ报ሕሕ无ࠐ。后

来 “清理䱦㓗队Խ”时，有人到我家办

起学习班。他们⺜要他承䇔是国民党员，

ေ㛱他䈤：“֐的上司和下㓗都䈤֐是

国民党，ᤂ不交待，↫路一条ʽ”⡦Ӣࡉ

䈤：“当时的䶂年教师都᭦到过国民党的

申请表格，我⋑ປ，当㤵৅㓨了。” 他

们单⤜᢮家属谈话时，ࠝ空᥿䙐䈤：“ᆉ

承䉄在解放前ཅ为ӰѸ会从㖾国回来˛

我们有证据，他是㻛国民党⍮回来的特

务。֐们要和他划清界限，动员他主动交

待。”ⵏ是黑白仐ق，㦂ୀ至极!

1969年⧽ᇍዋ自卫৽ࠫ战后，⡦Ӣ㲭

然58኱了，还不得不৫“干校”ࣣ动改

䙐。⇽Ӣ不放心，也报਽䐏着৫了。他们

先到⊏西勔劬洲，又䖜到德安৯建化工

ল。这Ӌ年㘱体ᕡ的㘱教授ᤄ㥹，᥆土，

运⋉，挑⹆，和⌕，ᣩ⹆㕍ĂĂࠐ家人住

在一间大ቻ䟼，用ॺ截布单䳄开，放个ቱ

都能共享。每家的地ⴈ只ཏ放两张很ゴ的

单人床，中间的ゴ道不足一米ᇭ，日用物

品都放在地上。每ᰙ六点天ࡊ亮，就要集

合列队，ᘥ∋主席䈝录，৫ਲ਼ᰙ佀。ᲊ

上᭦工后，还要开会，学习，“斗⿱批

直到ҍ十点䫏。染上㹰吸㲛，ⱖ，”؞

得Ⳟ包僘，还不准自ᐡҠ有㩕ޫ的东西

ਲ਼。一次⡦Ӣ挑⹆上㝊手ᷦ

时，从所ⴆলᡯ三ቲ㝊手ᷦ

᪄下。ᒨ好㻛出ཤ的⁚ᵶᤖ

ᥑ， “三㓗䐣”落下，㟰部

先落地，᡽⋑要了命。ն也

᪄得⎁身䶂㍛，多处ᬖՔ。

⇽Ӣ也ᴮഐ挑水过累，ᲅق

Ӆ边，险Ӌ掉进Ӆ䟼。大家

都䈤，他们福大命大，大难

不↫。1970年中共中央批准

《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关于

ᤋ生(试点)的请示报੺》，他

们᡽回到北京。1975 年孙承谔教授全家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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⇽Ӣ在“৽ਣ运动”时，只ഐ从事正

常的民ⴏ活动就㻛䭉划成“ਣ⍮分子”，

导致患䶂ݹ⵬，险Ӌཡ明，还ཡ৫工作。

“文革”ࡍ期我也ഐ“资产䱦㓗⸕䇶分子

家ᓝ”和“海外关系”，㻛“革命㗔众”

三次抓৫毒ᢃ，䙽体匎Ք，险Ӌ致↻。尽

㇑⡦Ӣ本人和家ᓝ成员都䚝受过䇨多不

ᒨ，他ত从未对⾆国前途ཡ৫信心，清华

校训“自强不息，৊德䖭物”就是他的精

神力量。他为北大化学系的发展，为⾆国

培ޫ高㓗人᡽而ڊ出的成绩始终使他感到

傴ۢ和⅓ហ。以他为ῌ样，我和ᕏᕏ、࿩

࿩后来都ཻ力拼搏，成长为教授和研究

员，各自在዇位上取得很大成就，他也为

此䶎常高兴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他天天到空㦑㦑的മ

书侶查䰵资ᯉ，了解世界科研新成果和动

向，尽㇑当时⋑有条Ԧ和环境，他还是ڊ

起了多年想ڊ而⋑有时间ڊ的研究。1976

年的一天，他㘫看前䘠为纪ᘥ㖾国化学学

会成立100周年的《年度物理化学䇴论》

专࠺时，看到了那ㇷ对㢮林和他的研究成

果的䇴论文ㄐ，他兴ཻ得䵢出了满㝨ㅁ

容，无∄⅓ហ和⅒快。

ᢃق“四人帮”ᤘҡ৽正之后，1980

年⡦Ӣ与来䇯北大的㘱友、世界著਽

化学家㢮林（Henry Eyring）ѵ别重

逢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1978到1985年他先后应邀到৖门

大学、西北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山东大

学、吉林大学、ই京大学等20多所大

学及大䘎化学所、上海化学会讲学，

ӻ㓽世界物理化学理论的最新动ᘱ。

所到之处听讲的人䎻之㤕和，场场⠶

满。为了挽回十年动ҡ的ᦏཡ，㍗䘭

世界科学的进展，1984年他自䍩৫㖾

国联㔌㘱友，动员留㖾人᡽回国。

为了推动我国化学动力学的科研和教

学工作，⡦Ӣ还组织㘫䈁了㖾国科学家

J.W.ぶ尔和R.G.Ⳟ尔䘺所著《化学动力学

与历程》（第三⡸）一书。他䙀ᆇ䙀ਕ地䇔

ⵏ审䰵、校改，1987年由科学出⡸社出⡸。

他对学生满㞄热情，经他推㦀到㖾国

和欧洲䈫博士学位的学生有数十人之多。

他深⸕ᢺ优秀的学生䘱到世界科技前沿

培ޫ是为⾆国䙐就大师和高㓗人᡽的捷

径。1986年他䘰Ձ了，ᢺ希望ᇴ托于年䖫人

身上。

1991年⡦Ӣഐ病৫世，享年ޛ十኱。

䚥➗他的䚇ౡ，一切从简，不举行䘭᛬会

和䚇体੺别。当我们从北大校医院ᣜ出他

的䚇体䘱ᖰ⚛㪜场时，᜿外发现，很多人

自发䎦来为他䘱行，ཀྵ道而立。白发㣽㣽

的㘱教授，䇔䇶ᡆ不⟏ᚹ的讲师、助教、

实验员、㙼工，还有䇨䇨多多䶂年学生，

在ᰙ春寒ߧ的北风中唈唈地向他੺别，

为他的⿫৫Ք心不ᐢ。⌚水⒯⏖了我的双

⵬，只能模模㋺㋺地看到长长的ཀྵ道两

边，一张张ᛢ切的面ᆄ和一双双⌚水⏖⒯

的⵬ⶋ。这一情景永生难忘。

⡦Ӣ୺，ᛘ永远活在人们心中ʽ

艾林（左）与孙承谔在北大久别重逢


